
開放文學  -- 英雄傳奇  -- 說岳全傳
第六十六回  牛公子直言觸父　柴娘娘恩義待仇

　　詩曰：　　不念舊惡怨自稀，福有根源禍有基。能移怨恨為恩德，千古賢名柴桂妻。

　　且說眾弟兄急急忙忙走到這個所在，白茫茫一片，無邊無際，原來是太湖邊上。天又昏黑，又無船隻，好不驚慌！祇得沿著湖

邊一路下來，見幾株綠楊樹下系著四五祇漁船，前面又有幾隻大官船。那弟兄七人走近船邊，諸葛錦叫道：「駕長，我們是臨安下

來，要往京回去的。貪走了幾里路，無處歇宿，煩你渡我們過湖，多將銀錢送你。」那漁翁道：「天色晚了，過不得湖。」岳雷

道：「天既昏黑，又無宿店，沒奈何，就借你船裡坐坐，等到天明罷！」漁翁道：「我們船不便。」用手一指道：「你再走去，不

到半里路，這一帶林子裡有個湖山廟，倒可借宿得一宵。」

　　岳雷謝了，就同眾人到得林子內一看，果然有個古廟。旁邊還有一二�間草房，俱是漁房住家之所。諸葛錦道：「你們且站
著，待我先去說明了，休得大驚小怪。」眾人依言，就在樹林下立著。諸葛錦走到廟前，把門敲了三下。裡邊走出一個老道來，開

門問道：「是那個？」諸葛錦深深作了一揖，說道：「小可弟兄們自臨安買賣回來，貪趕路程，失了宿頭，特來借宿一夜，明日過

湖，望乞方便！」那老道人道：「這個不妨！但是荒涼地面，誠恐褻慢。」諸葛錦道：「說那裡話！打擾已是不當了！」把手一

招，弟兄們一齊進廟，各各與老道人見禮。

　　忽然，殿後邊走出一個人來，將眾人細細一看，對岳雷道：「這位官人，可是岳二公子麼？」岳雷道：「我是姓張，不曉得甚

麼岳二公子。」那人道：「二公子，你不要瞞我，我非別人，乃是元帥的家將王明。一同四個人，隨了大老爺進京。到得平江就被

校尉拿了，把王橫砍死，我們四人各自逃難。我到此間恰遇著我那哥哥，就以此廟裡安身。我今日在鎮上買辦香紙，聽得呂巡檢拿

住二公子，明日解上臨安，因此我糾合眾人駕著漁船，專等他來時搶劫。你的相貌宛然與大公子一般，況且圖形上一些不差。不知

二公子為何到此？」岳雷聽了，不覺兩淚交流，便把前後事情細細說明。王明便道：「二公子且免悲傷！現今秦檜又差馮孝往府中

抄沒家私，裝著幾船，今日正泊在這裡過夜。我們想個方法，叫那奸臣不得受用我們的東西方好。」眾人聽了，俱各大怒道：「我

們就去把那些狗奴殺個乾淨！」諸葛錦道：「不必莽撞！我們祇消如此如此，萬無一失。」眾人大喜，各人准備。王明端正夜膳，

與眾人飽食一頓。

　　挨至二更時分，來至湖邊。王明照會小船上漁人，將引火之物搬上小船。一齊搖至大船邊，輕輕的將船纜砍斷，慢慢的拖至湖

心。將引火之物點著，拋上大船，趁著湖風，盡皆燒著。可憐滿船之人走頭無路，有的跳出火中，也落在湖內淹死。眾人立在小船

上面，看得好不快活。牛通道：「妙呵！如今是火德星君拿去送與海龍王了。」看看船已燒完，眾人方纔搖回岸來。那馮孝死在船

中，屍骨葬於湖內。也是附助奸臣、陷害忠良的報應。明日，地方官免不得寫本申奏朝廷，行文緝拿。且按下不表。

　　且說眾弟兄回轉廟中，已是五更將盡。宗良道：「如今墳已上了，馮忠淹死了，馮孝燒死了。二弟還是往那裡去好？」岳雷

道：「我母親、兄弟等一門家屬俱流住雲南，未卜生死。我意下竟往雲南去探問，何如？」牛通道：「二兄弟既是要往雲南，我們

眾人都一齊同去罷！」

　　諸葛錦道：「不可造次！此去雲南甚遠，況且二兄弟畫影圖形，捉拿甚緊，如何去得？我前日一路來時，聞得人傳說：『牛皋

叔叔在太行山上聚有數千人馬，官兵不敢征剿。』我們不如前往太行山，向牛叔叔那裡借些人馬，往雲南去探望伯母，方為萬全。

」牛通道：「嚇！我一向不知他在何處。原來依舊在那裡做強盜，快活受用！待我前去問他，為甚麼不領兵與岳伯父報仇！」當時

眾人議定了主意。王明便去殺了兩口豬，宰些雞鵝之類，煮得熟了，燙起酒來，大家吃得醉飽了。

　　天色漸明，王明將眾弟兄的行李搬上小船。另將一船，把向日收得岳元帥那匹白玉駒並那口寶劍，送還岳雷，物歸故主。眾人

上船渡過太湖，直到宜興地方上岸。王明拜別了二公子，仍舊回太湖去了。這裡弟兄七個把那行李一總拴縛在馬上，一齊步行。不

敢出京口舊路，遠遠的轉到建康過江，望太行山一路而來。

　　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。一日，來到太行山下，祇聽得一棒鑼聲，走出二三�嘍囉攔住，叫道：「快拿出買路錢來！」牛通上前
大喝一聲：「該死的狗強盜！快快上山去叫牛皋來見太歲。若是遲延，叫你這狗強盜一窩兒都要死！」嘍囉大怒，罵道：「黃毛野

賊，如此可惡！」方欲動手，岳雷上前道：「休得動手！我乃岳雷，特來投奔大王的，相煩通報！」那些嘍囉聽得說是岳雷，便

道：「原來是二公子！大王日日想念，差人各處打聽，並無消息。今日來得恰好！」就飛奔上山通報。牛皋大喜，隨同了施全、張

顯、王貴、趙雲、梁興、吉青、周青一齊下山迎接。

　　岳雷和眾人相見過了，一同上山來到分金亭上，各各通名見禮。牛皋便問起從前一向事情。岳雷將一門拿至臨安，幸得梁夫人

解救發往雲南，又將上墳許多苦楚說了一遍。牛皋聽了，大哭起來。牛通怒哄哄的立起身走上來，指著牛皋大喝道：「牛皋！你不

思量替岳伯父報仇，反在此做強盜快活，叫岳二哥受了許多苦楚！今日還假惺惺哭甚麼？」牛皋被兒子數說了這幾句，對二公子

道：「當初你父親在日，常對我說：『孝順還生孝順子，忤逆還生忤逆兒。』今日果應其言！」岳雷道：「侄兒欲往雲南去探望母

親，因路上難走，欲向叔父借兵幾千前去，不知可否？」牛皋道：「我們正有此心。賢侄且暫留幾日，待我打造白盔白甲，起兵前

去便了。」一面吩咐安排酒席，款待他眾弟兄。飲至更深方散，送往兩邊各寨內安歇，不提。

　　且說岳太夫人一門家眷，跟著四個解官、二�四名解差，一路往雲南進發。一日，已到南寧地方。那南寧當初來朝，卻叫做
「南寧州」，就是柴王的封疆。自從柴桂在東京教場中被岳爺挑死，他的兒子柴排福就蔭襲了梁王封號，鎮守南寧。因得了秦檜的

書信，曉得岳氏一門到雲南必由此經過，叫他報殺父之仇，那柴排福就領兵出鐵爐關，在那巴龍山上把住，差人一路探聽消息。那

日，岳太夫人到了巴龍山下，見一派荒涼地面，又無宿店，祇得打下營寨，埋鍋造飯。那探子連忙報上巴龍山。

　　柴排福聽報，就上馬提刀，帶了人馬飛奔下山，直至營前，大聲喊道：「誰來見我！」這邊家將慌忙進來通報，岳太夫人好不

驚慌。張英道：「太夫人放心，待小人去問他。」太夫人道：「須要小心！」張英遂提棍出營，但見那小柴王、頭戴雙鳳翅紫金

盔，身穿鎖子狻猊甲；外罩一件大紅鑲龍袍，腰間束一條閃龍黃金帶；坐下一匹白玉嘶風馬，手掄金背大砍刀。年紀祇得二�上
下，生得來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。張英把手中渾鐵棍一擺道：「這位將軍，到來何幹？」柴排福道：「岳飛與孤家有殺父之仇，今

日狹路相逢，要報昔日武場之恨！你們一門男女，休想要再活一個。你是他家何人，敢來問我？」張英道：「我乃濠梁總兵張保之

子張英是也！我家元帥被奸臣陷害，已死於非命，又將家眷充發雲南。就有仇怨，也可釋了！望王爺放一條路，讓我們過去罷！」

柴王道：「胡說！殺父之仇如何肯罷？你既姓張，不是岳家親丁，快把岳家一門送出，孤家便饒你。不然，也難逃一命！」張英大

怒道：「你這狗頭！我老爺好好對你說，你不肯聽我，不要走，吃我一棍！」便掄起渾鐵棍打來，柴王舉刀來迎。一個刀如惡龍奔

海，一個棍似猛虎離山，刀來棍格，棍去刀迎，來來往往，戰了百�來個回合。張英的棍，祇望下三路打；柴王的刀，在馬上望下
砍，�分費力。兩人又戰了幾合，看看日已沉西，柴王喝道：「天色已晚，孤家要去用飯了，明日來取你的命罷！」張英道：「且
饒你多活一宵。」柴王回馬上山。

　　張英回身進寨，夫人便問道：「卻與何人交戰這一日？」張英道：「是柴佳之子。因當年先大老爺在武場中，將他的父親挑

死，如今他襲了王位，要報前仇。小人與他戰了一日，未分勝負，約定明日再定輸贏。」岳夫人聽了，�分悲切。
　　到了次日，柴王領了人馬，又到營前討戰。張英帶了家將出營，也不答話，交手就戰。正是棋逢敵手，又戰了百�合。柴王把
手一招，三百人馬一齊上來捉張英。這裡眾家將亦各上前敵住，混殺一場。張英一棍，正打著柴王坐的馬腿上，那馬跳將起來，把

柴王掀在地下。張英正待舉棍打來，幸得柴王人多，搶得快，敗回上山。柴王坐下喘息定了，便吩咐眾軍士小心牢守：「待孤家回



府去，多點人馬，出關拿他。」眾軍得令，守定鐵爐關，不與交戰。

　　柴王飛騎進關，回轉王府。來至後殿，老娘娘正坐在殿中，便問：「我兒，你兩日出關，與何人交戰，今日纔回？」柴王道：

「母親！昔日父王在東京搶奪狀元，卻被岳飛挑死，至今尚未報仇。不意天網恢恢，岳飛被朝廷處死，將他一門老小流徙雲南。孩

兒蒙秦丞相書來，叫孩兒將他一門殺盡，以報父王之仇。如今已到關外，孩兒與他戰了兩日，未分勝敗。因此回來多點人馬出關，

明日務要擒他！」那柴娘娘聽了，便道：「我兒，不可聽信好臣言語，恩將仇報！」柴王道：「母親差矣，岳家與孩兒有殺父之

仇，不共戴天，怎麼母親反說恩將仇報！」娘娘道：「吾兒當初年幼，不知其細。你父親乃一家藩王，為何去大就小，反去搶奪狀

元？乃是誤聽了金刀王善之語，假意以奪狀元為名，實是要搶宋室江山，所以你父死後，王善起兵謀反，全軍盡沒。你父親在教場

中以勢逼他，岳飛再三不肯。況當日倘然做出叛君大逆的事來，你父與王善一樣，你我的身命亦不能保，怎得個世襲王位，與國同

休？況我聞得岳飛一生為國為民，忠孝兩全。那秦檜奸賊欺君誤國，將他父子謀害，又寫書來叫你害他一門性命，你若依附奸臣，

豈不罵名萬代麼！」柴王道：「孩兒原曉得秦檜是奸臣，因為要報父仇，故爾要殺他，若非母親之言，險些誤害忠良！」娘娘道：

「我兒明日可請岳夫人進關，與我相見。」柴王道：「謹依慈命。」當晚無話。

　　次日，柴王出關，單人獨騎，來至營前，對家將道：「孤家奉娘娘之命，特來請岳夫人到府中相會。」家將進來稟知夫人。眾

人齊道：「太太不可聽他！那奸王因兩日戰張英不下，設計來騙太太，太太若去，必受其害！」太太道：「我此來乃奉旨的，拚卻

一死，以成先夫之名罷了！」眾家將那裡肯放岳夫人出去。

　　正在議論紛紛，忽見解軍來報道：「柴老娘娘親自駕車來到，特來報知。」岳夫人聽了，慌忙出營。一眾家將跟著張英，左右

扶著岳夫人出營來，恰好柴王扶著柴娘娘下車，岳夫人連忙跪下，口稱：「罪婦李氏，不知娘娘駕臨，未得遠迎，望乞恕罪！」柴

娘娘慌忙雙手扶起道：「小兒誤聽奸臣之言，驚犯夫人，特命他來迎請到敝府請罪！恐夫人見疑，為此親自來迎，就請同行，切勿

推卻！」岳夫人道：「既蒙恩德，不記前仇，已屬萬幸，焉敢有屈鳳駕來臨，罪難言盡！」柴娘娘道：「你們忠義之門，休如此

說。」就挽了岳夫人的手，一同上車，又令柴王同各位公子、男婦人等，一齊拔營進關。

　　來到王府，柴王同眾公子在前殿相見。柴娘娘自同岳太太、鞏氏夫人進後殿見禮，分賓主坐下。柴娘娘將秦檜寫書來叫柴王報

仇之事細說了一遍，岳夫人再三稱謝。柴娘娘又問：「岳元帥如何被奸臣陷害？」岳夫人將受屈之事細說一番。柴娘娘聽了，也不

覺心酸起來。

　　不一時，筵席擺完了，請岳夫人、鞏氏夫人入席。柴王另同各位小爺，另在百花亭飲宴。柴娘娘飲酒中間，與岳夫人說得投

機，便道：「妾身久慕夫人閫范，天幸相逢，欲與結為姊妹，不知允否？」岳夫人道：「娘娘乃金枝玉葉，罪婦怎敢仰攀！」柴娘

娘道：「夫人何出此言？」隨叫侍女們去擺起香案來，兩人對天結拜。柴娘娘年長為姊，岳夫人為妹。又喚柴王來拜了姨母，眾小

爺亦各來拜了柴娘娘，重新入席飲酒，直至更深方散。打掃寢室，送岳夫人婆媳安歇。眾家將解官等，自有那柴王的家將們料理他

們，在外廂安置。

　　到了次日，柴王來稟岳夫人道：「姨母往雲南去，必定要由三關經過。鎮南關總兵名黑虎、平南關總兵巴雲、盡南關總兵石

山，俱受秦檜囑托，要謀害姨母。況一路上高山峻嶺，甚是難走。姨母不如且住在這裡，待侄兒將些金銀買囑解官，叫地方官起個

回文，進京復命便了。」岳夫人道：「多蒙賢侄盛情，感激非小！但先夫、小兒既已盡忠，老身何敢偷生背旨！憑著三關謀害，老

身死後，也好相見先夫於九泉之下也！」柴娘娘道：「既是賢妹立意要去，待愚姊親自送你到雲南便了。」岳夫人道：「妾身身犯

國法，理所當然，怎敢勞賢姊長途跋涉？決難從命。」柴娘娘道：「賢妹不知，此去三關，有愚姊相送，方保無虞。不然，徒死於

奸臣之手，亦所不甘！」柴王道：「母親若去，孩兒情願一同到彼。看看那裡民情風俗，也不枉了在此封藩立國。」柴娘娘大喜

道：「如此更妙了！你可即去端整。」柴王領命，來到殿上齊集眾將，吩咐各去分頭緊守關隘，一面准備車馬，點齊家將。

　　到次日，一齊往雲南進發。一路上早行夜宿，非止一日。那三關總兵雖接了秦檜來書欲要謀害，無奈柴王母子親自護送，怎敢

動手？一路平安，直到了雲南。解官將文書並秦檜的諭帖交與土官朱致。那朱致備了回文，並回復秦檜的稟帖，另備盤費儀禮，打

發解官解差回京。然後昇堂點名，從岳夫人起，一路點到鞏氏夫人。朱致見他年輕貌美，便吩咐道：「李氏、洪氏、岳霆、岳霖、

岳震、岳申、岳甫、張英等，俱在外面安插。鞏氏著他進行伏侍我老爺。」鞏氏道：「胡說！妾身雖然犯罪，也是朝廷命婦，奉旨

流到此間為民，並非奴隸可比，大人豈可出此無禮之言！」朱致道：「人無下賤，下賤自生。秦太師有書叫我害你一門，我心不

安，故此叫你進來伏侍我。你一家性命俱在我手掌之中，反如此不中抬舉？快快進去！」鞏氏夫人大怒道：「我岳氏一門忠孝節

義，豈肯受你這狗官之辱？罷，罷，罷！今既到此間，身不由主，拚著這條命罷！」就望著那堂階臺上一頭撞去。正是：可憐紅粉

多嬌婦，化作南柯夢裡人！不知鞏氏夫人的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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